
澳門如何看待精英人才 

 

“人才”一詞最早出現《詩經·小雅》：“君子能長育人

材，則天下喜樂之矣。”可見古今中外，精英人才都是眾

人所期望的對象。相對於社會中的其他人，精英大多具有

較為優勢能力的少數群體，是各行各業尖子的代表。而

“精英人才觀”，則是社會大眾對於所屬環境中，這些少

數具有影響社會、能夠造福人群、擁有才識與品德等精英

的態度與看法。而每個社會中的精英人才觀，會隨着時代

轉變與社會需求而改變。無論是儒家講究的“克己復禮”

與“學而優則仕”的“君子”；墨家“厚乎德才，辯乎言

談，博乎道術”的通達人士；符合法家眼中“任其力而不

任其德”的人才標準。甚至，像道家崇尚無為與追求自然

的“聖人”觀等，都在說明對於精英人才的觀念與看法，

其實會隨着文化而一代傳給一代，也會因着對外交流而增

添許多創新因素。即使到了近代中國的精英人才觀，即使

在面對當時社會是否需全盤西化的挑戰與爭議下，中國文

人向來追求成為有德行的治國通儒，與學而優則仕的儒家

傳統，依舊深植人心。相對於日本一八七○年代明治維新



中，針對中國儒家培養通儒式的精英主張，提出嚴厲的批

判。當時的日本派遣許多精英出國，向西方諸國留學取

經，除了針對西方民主理念中的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等模仿

外，還提倡要培養講究科學技術等實用型人才，以“仕而

優則學”與“體腦強健”新的人才觀，作為日本現代化的

基礎。結果，影響了日後日本邁向新世紀的人才培育與聘

用等重要方向。 

反觀澳門，雖受殖民歷史與經濟規模所限，卻擁有東西文

化交匯與民間社團等特質。澳門更是華人社會中，少數具

有多元文化，與葡國殖民影響的微型社會，素有“社團社

會”的稱號。回歸前的澳門，葡、粵語隔閡造成華人與澳

葡管治階級的壁壘分明。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以後，各類

參政、議政人才的培養，成為澳門下一階段人才發展的重

要基礎。二○一四年澳門首次提出以“人才建澳”的基本理

念，制定“精英培養”、“專才激勵”及“應用人才促

進”等計劃，為澳門培養各專業領域精英人才，奠定良好

基礎。 

二○一四年以來，澳門人才發展策略以“培養本地人才、

吸引海外澳門人才回流”為主軸，對於引進外地優秀人



才，如：地區性或國際性精英人才來澳等措施，着力上相

對不足。因而，澳門目前在博彩、零售、酒店、飲食、會

展、金融和建築等行業，都出現人才短絀現象。如果加上

近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開展，恐會加深澳門人才

的流失，值得各界關注。 

誠然，澳門回歸二十多年間，社會各方面快速發展。澳門

也從過去以移民工作庇護社團為主的發展形態，轉變成以

公民參與作為主軸的現代化社會。根據研究顯示，一九八○

年前後澳門貿易由傳統出口加工，轉變成勞動密集的工業

出口。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，內地移民潮的到來，在

擁有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等優勢下，澳門逐漸走向出口加

工、旅遊、建築、金融等四大行業。到了一九九九年特區

政府成立後，接着二○○二年賭權開放，澳門自此經濟發展

快速，進而形成博彩業一業獨大局面，人才需求結構再度

發生變化。 

根據澳門社會演進的特色，可分成三個世代的澳門人：

（一）一九七九年之前的第一代；（二）一九八○年至一九

九九年的第二代；（三）二○○○年及之後的第三代。在過往

的四十多年中，澳門在整體社會結構與產業轉型快速，這



三個世代的澳門人，對於什麼才是澳門所需的精英人才，

看法相當分歧。尤其，每個世代對於精英的定義與看法，

都會影響政府施政、企業佈局，甚至各級學校的人才培養

方針。 

總之，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，文化與各世代的精英人

才觀密切相關。文化會持續發展與不斷變化，影響着不同

世代的世界觀與人才看法。透過族群間的文化傳承，上一

代人將想法與行為傳給後代人；經由接觸、刺激、模仿等

過程，激發出更多創新人才的思維，造福更多人。因此，

後疫情時代澳門的挑戰之一，或許與精英人才的界定、培

育及發展有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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